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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林漫步

在峡谷里听泉
（组诗）

●温古

过去的时光远去了

但忽然被一条溪流又追了回来

   ——题记

太古

茅屋之顶

有连接天空的青烟

山冈之巅

有反复熄灭又燃旺的火堆

峡谷

我的心中有野草、灌木、老树

白云卧在有流水的峡谷

野兽睡醒，刚刚离开

溪流

最大的石头与小石头之间

是丛生的芦草和细沙

诗句般的细细泉流

泥鳅一样钻出

灌木围拢的一个偌大的水潭

几片柳树叶

名词一样漂在水面

我坐在水边的大石头上多久了

山风轻轻地摇晃着串杨林

听泉

从没有一种乐器

能奏出这么纯净的泉流声

它掏空了山里的静

云又将峡谷填满

它不倦的流水声掏空了我的心

我只能用这些老树和灌木来填充

果实

沙棘火红的果实缀满枝条

像就要绽开的梅蕾

那里曾贴近你樱红的嘴唇

你用舌尖舔过的枝杆微微摇晃着

它陶醉于那一刻的幸福

山冈

芦花在风中云朵一样微微晃动

跟着它，四周的山冈

也在微微晃动它们的花岗岩头盔

我紧紧拥抱自己的那一刻

蓝色的山麓忽然间年轻了

足迹

枯树横卧在河滩里

石头横卧在泥淖里

几万年的风雨经过河滩

祖先和野兽走过的足迹

被沙泥埋在最深处

樟子松

峡谷里站满了樟子松

万木林中，我不知自己是哪一棵？

当我走近，谁拒绝？

当我离开，谁挽留？

低语中的叶片

是一种什么内容的语言？

多深的泥土

能接近它们的思想？

多深的路，能追上

它们行走的根？

当我转身

森林的交流之门

已从我的身后关闭

源头

所有过去的时光远去了

但忽然又被一条溪流追了回来

我的热血沸腾

感觉到那是年轻时的一首诗

识途的马驹一样，穿越峡谷

循着溪流，返回到它的源头

大后山原野苍茫，辉腾锡勒长风不息，六
十余载岁月悠悠，一曲牧歌依然萦绕在这片
热土的田间阡陌和嘎查浩特——察右中旗乌
兰牧骑，这支成立于本地、成长并紧跟于时
代、服务于民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承载着全
旗各族儿女几代人的深情记忆，已经成为察
哈尔草原以及大后山地域河川大地的新时代
楷模。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还是刚入学的山村
娃，乌兰牧骑来我们这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
的偏僻山村演出，这给我年少心灵的震撼那
真是太大了！大抵是自出生后，我头一回正
儿八经地看到文艺团体演出，头一回享受到
那般赏心悦目的歌舞。那情景，那人，那事
儿，深深印进我童年的脑海中，至今难以忘
怀。

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名叫窖蒿湾，其位
置在察右中旗西南方向的夹吉尔河流域，本
地话将这条沟壑称作“甲鸡沟”，距离科布尔
镇大约有六七十里路程。一条大沟里长满茂
密的窖蒿，秋天雨水稠，大地喝足水分，蒿草
疯长，有芦苇那么高，大犍牛进入草丛里，外
面都看不见牛脊梁。

那个时候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入冬第一
场雪漫过膝盖，足有二尺深，这第一场雪叫

“坐冬雪”，也就相当于大雪封山了。唯一一
条崎岖山道，里曲外拐，冰雪阻塞，车马难行，
山里人几乎不怎么出去，大都窝在家里“猫
冬”。外面的人也不怎么进来，大多是等来年
雪融，才来回走串。

我记得是那年快过大年的时候，乌兰牧骑
的胶轮马车进村里来了。十多名男女队员，
男的穿羊皮袄，足穿毡筒至膝盖的毛嘎蹬，头
顶狗皮帽子，也有戴狐帽的；女队员也有穿皮
袄的，不过为好看，皮袄外面罩层花布袄，鼓
鼓囊囊的。那个时候，冬天特别特别冷，出门
不穿皮衣会冻伤的。

封闭的大山里，寂寞的小山村，突然来了

唱戏的，人们喜欢得不得了，不用村里队长
（那时每一个村就是一个生产队，管事的人叫
队长）安排，村民都抢着让这些稀罕的客人到
家里吃饭。我们家里也抢到一个，后来才知
道他叫赵继贤。我妈妈给他做了一顿热乎乎
的擀面条，他临走时，给留下二两粮票和三毛
钱。我奶奶六十多岁了，拽住赵继贤的衣襟，
坚决不收，诚心实意地说：“谁家出门背锅带
灶哩，吃碗家常便饭，咋能要你钱呢！”见老
人家不撒手，赵继贤就解释说：“老人家，这
是我们乌兰牧骑的规定，我如果白吃这顿饭，
就 得 挨 批 评 ；谁 要 是 搞 特 殊 ，队 里 就 处 分
谁。”听他这么说，我们全家人只好目送他离
去。

村子不大，也无大房子，当晚演出的地点，
就在村里的饲养院。那个院子大，院后面是
一排养牛养马的棚圈，前面有间屋子，夜里供
饲养员睡觉，白天是队长召集大伙开会的地
方。

当晚的演出，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其
时村里最高档的照明工具是戴风罩马灯，但
吊在高处，显得昏暗，连演员的脸面表情也
看不清。队长刘永厚大手一挥，让他老婆裹
了两个鸡蛋大小的棉花圪蛋儿，用一根细铁
丝吊在台前房梁下，下面放个洗脸盆，沾上
盆里的素油，点燃起来，一团红火球，场地一
片光明，就是烟雾太大了。

乌兰牧骑的队长名字叫包括，人年轻，戴
着顶旧狐皮帽，样子很威风。说来也巧，早些
年他正是窖蒿湾村工作组组长，与村里老人
们惯熟。次日他带领队员把道具箱子搬到车
上，临出发前，让车倌于瑞把车赶到村中央，
他向前来感谢的村民们说：“老乡们，要感谢，
就应感谢共产党，感谢新社会，让我们把文艺
演出送到基层去，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再见
啦，下次我们再来。”

数年后，我进入科布尔一中读书，一直心
心念念想去乌兰牧骑看一看，这是我少年时

的梦，也是出于村里娃来镇里读书的好奇心。
当时的人民影剧院为全镇最醒目标志性建
筑，乌兰牧骑就在影剧院西侧的院子里。队
员们有了宽敞明亮的排练场地，演员阵容也
比过去多出一倍，不仅演出歌舞剧、还演出二
人台，常年活跃在城乡舞台上，为全旗文化事
业建设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入察右中旗宣传
部工作，在给部长当秘书那段日子，由于业务
关系，与旗直文化部门，尤其是文化馆和乌兰
牧骑打交道的机会多了。只因我爱好写作，
也在相关报刊发表过些文学作品，一来二往，
与当时乌兰牧骑队长张桂花、副队长刘学亮，
还有编剧张雪峰认识了，成为文友。当时本
旗的文学圈子很小，我们这几个人经常会与
本土作家们周末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现
在看来有点类似文学沙龙的形式。有时也撮
一顿，席间互相交流业余创作的心得体会，大
家畅所欲言，收获颇丰。

这些文友里，刘学亮悟性好，进步快，不久
就创作出东路二人台《雷雨之夜》。其剧情是
反映当年知青返城大潮中，一对小夫妻的感
情纠葛，时代性强，情节动人，参加乌兰察布
盟全盟文艺汇演一炮打响，荣获优秀创作奖。
扮演剧中 A角的演员任军，亦获得优秀表演
奖。

如今细想起来，要说我与乌兰牧骑打交道
时间最长久的人，当属赵继贤老师。最初是
因我创办“漠野文学社”，出版文艺报《高原
星》，少不了向老前辈请教。当年赵老师可谓
全旗文化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新
中国成立后，他是平地泉师范学校第一批毕
业的优等生。那时候，能识得五线谱的人实
属凤毛麟角，像他这种会用简谱速记民歌，会
谱曲，还会吹奏乐器的人，在普通市民眼里，
就是乌兰牧骑里的“台柱子”，也是团队里的

“元老”。
大约是在跨入新世纪之后，时任旗委常务

副书记的乌宁吉雅主管全旗意识形态工作，
他倡导大范围征集编创一首《旗歌》，以适应
形势所需。当时供职于央企神华集团的我应
约写了一首《爱在家乡》的歌词，有幸入围，后
被选中，由我陪同著名作曲家左如云前往科
布尔，专门为旗歌谱曲。左老师是全国知名
作曲家，由她谱曲的《乳香飘》，传唱大江南
北，妇孺皆知。词曲定稿前，我们将赵继贤、
斯日吉、任俊卿等乌兰牧骑历任队长或老师
请来召开研讨会，给旗歌提修改意见。正是
在这次接触中，我了解到赵继贤老师正在整
理他所收集的当地民歌。

当时，赵老师年事已高，由于种种原因，
他所收集的民歌手稿难以付梓。我回京后，
一直想帮他实现这个愿望，但苦于没有机
会。后来，我大学同学苏仁陶格图担任察右
中旗政协主席，这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任
职以来，一直致力于本地文史资料编撰出
版，曾邀请我担任察右中旗政协文史资料第
十辑《往事回眸》的主编。全书 50多万字，
在尚未举行定稿会之前，我专程拜访居住在
集宁市的赵老师。当我说明欲将他收集的
那些民歌收录于文史专辑时，他欣然答应，
还热情留我吃饭。为方便交流，硬让我住在
他家里。我连住两日，用专业相机将他几十
页手稿全部拍照。结果因一些原因，此书搁
置。

好在旗里有识之士李志军先生慧眼识珠，
他以“察右中旗公共文化服务与产品丛书”的
名义，终于使赵继贤老师的《察右中旗民歌曲
谱集》得以出版面世。该书仅察哈尔蒙古族
民歌曲谱就收录 118首，书的封底还附有由
内蒙古占飞文化有限传媒公司创始人李占飞
先生协助赵老师录制的四胡演奏光碟，可谓
弥足珍贵。

撰写此文，我谨以一名与乌兰牧骑深情结
缘的本地文化学者身份，对乌兰牧骑第一批
老队员表示诚挚的敬意以及深切的怀念！

乌兰牧骑的老队员
●刘洋

时光流影

在人生的过往中，总有些时刻，我们渴望
在繁忙与喧嚣之外，寻得一片属于自己的静谧
天地。对我而言，这份宁静往往源自那些不经
意间“沾花惹草”的日子，尤其是与绿萝的不解
之缘，让我深刻体会到，生活中的美好往往蕴
藏在简单与随性之中。

以前，我热衷于饲养各种小动物，从忠诚
的狼狗到机敏的狸猫，再到欢快的百灵和悠
游的凤尾鱼。然而，随着生活的忙碌，高楼林
立间、生活琐碎中，猫狗的喧嚣、鱼鸟的侍弄
渐渐显得不合时宜、力不从心，只能忍痛割
爱，转而将情感寄托于更为静谧的生灵——
花草之间。

在众多绿植中，绿萝以其独特的形态与
顽强的生命力脱颖而出，成为了我养得最出
彩的植物。它不像其他花卉那般娇贵，需要
精心修剪、频繁施肥，更无需我时刻呵护在
侧。我给予它的，仅仅是偶尔的剩茶汤和一
个能够沐浴阳光的位置。有一次换盆动作生
猛了一些，竟然将绿萝的根拔断，抱着死花当
活花养的态度静观其变，没想到半个多月后

原本半死不活的绿萝开始疯长起来，不仅分
出了若干枝杈，还窜至房顶，成为家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每当阳光透过它那宽大的叶
片，坐在它洒下的斑驳光影中，我都仿佛置身
热带雨林之中，心也便随之沉静下来，仿佛所
有的烦恼都随之消散。

搬了几次家，物换星移，人来人往，只有最
不娇贵的绿萝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退休之后，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我有了更
多机会去享受这份养花种草的乐趣。但我也逐
渐明白，无论是养花还是生活，都需要懂得取舍。
如同开车时，若开车逛街还要费心费力找车位，
吃饭赴宴还得警醒酒驾的风险和代驾的破费。
缘于此，那份本该放松的心情便大打折扣了，不
如索性放下有车族的身价，让生活回到单车的原
点中，一路风景一路清风；或让公交免票的实惠
体现到自己的生活中来，一身轻松一身自由。即
使着急赶路不愿挤车，招手即停的巴士，定点接
送的滴滴，也如影随形洒脱省心。同样，养花种
草若成了负担，影响到了生活的质量和出发时的
目标，那么这份爱好便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绿色是生命的底色，花无绿叶相扶必然枯
萎，绿叶无花助力却依然旺盛。

绿萝不以盛开博眼球，只以绿叶为本真，
绿得娇嫩，绿得让人心醉，仿佛是大自然最得
意的调色盘，一不小心就洒了这么一抹清新的
绿在我们的生活里，假如有点剩啤酒给它敷一
下，红得发紫不是好话，但绿得发亮一定不是
贬义。在花卉界，那些色彩斑斓、争奇斗艳的
花儿们总是抢尽了风头，而绿萝呢？它就像个
淡泊名利的隐士，不争不抢，却总能以它那独
特的绿意，悄悄地点缀着每一个角落。它告诉
我们一个道理：有时候，低调也是一种魅力，绿
色也能成为焦点。

绿萝的“妥皮属性”尤为退休闲居人士青
睐。绿萝就像山里顽强的野草，简直就是为我
这种没有责任心的“懒人”量身定制的。你不
需要像伺候公主一样天天给它浇水、施肥、晒
太阳，它自己就能活得好好的，绿得任性，长得
欢快。偶尔忘记浇水了，它也只是轻轻皱眉，
然后默默地从空气中汲取水分，继续它的绿色
攀援之旅。有一年在海南过冬，回来一看，花

卉全都蔫了，经过极力挽救，一周后只有绿萝
和几盆沙漠植物重现生机！

栽花种草，养鱼遛鸟，本来就是闲散人找
乐的事。退休的人，就应该像绿萝一样，活得
轻松自在，随遇而安，顺势而为。想浇水就浇
点，想剪枝就剪剪，不想动了就让它自个儿在
那儿静静地绿着开着。这样一来，既能享受到
养花种草的乐趣，又不会觉得累赘和负担。

虽然绿萝不开花，但它的绿意盎然却能给
我们燥热的夏日送来一缕温润，在枯黄的季节
里带来一片生机。坐在绿叶间，嗅着绿草香，
你的心情也会跟着飞扬起来。这不就是生活
的小确幸吗？

退休生活应该像绿萝一样，不艳也自在，
无花也精彩。我们不需要刻意去追求什么名
利和荣耀，也无须鲜花和掌声，老有所为，活出
自己的色彩和风格就好。在这个世界上，每一
种生命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就像绿萝一
样，虽然它不开花，但它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
生命的绿色和美好。

绿萝，无花也精彩。

我的故乡有一条河流，名叫浑河，它是
黄河的一级支流，当地人又叫大河。从记事
起，这条河流就伴随着我度过欢乐的童年、
青涩的少年，至今仍然珍藏在我的心里，不
时荡起记忆的浪花。

据考证，浑河发源于山西省平鲁县的大
破石、郭家窑等地，汇流于三层洞，向东入山
西省右玉县境，由南向北，出杀虎口，然后折
而向西流入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其中右玉
县境内称沧头河，古代又称中陵川水，进入和
林格尔之后才称为“浑河”。隋唐时期又称紫
河，清代又称红江河。浑河流经和林格尔县
之后进入清水河县，最后于岔河口注入黄河。
浑河从源头到黄河入河口，总长度超过 210
公里，其中在和林格尔境内长度为 75公里。

浑河两岸地势平坦，是发展农业的好地
方，也是这一带山区最富足的地方。小时
候，浑河也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游玩的好去
处。春天，我们吹着柳笛到河滩放牛放马，
赤脚踩在草滩里，体验着松软舒服如地毯般
的感觉；夏天，我们去那里玩儿水、捉小鱼，
把自己融入那充满生命的氛围里；秋天，我
们去河湾子里仰望大雁排着人字或八字形
的队伍飞行在湛蓝的天空中，幻想着我们也
能长着翅膀翱翔在蓝天里；冬天则带着自制

的冰车，在河道里滑来滑去，把欢乐与笑声
洒满整个浑河滩。

对于浑河，记忆最深的要算是每年的七
八月份，这个时候的浑河经常发大水。家里
大人经常叮嘱我们，只要看到河水冒泡泡、河
水污浊，或者闻到污泥的气味，那么浑河肯定
要发大水了。凭借这样的常识，我和小伙伴
们不知躲过多少次被河水冲走的危险。当

然，这个时候也正是“得河利”的好时候。八
月份，正值果实累累的季节，一旦浑河发大
水，村里所有的男女老少都会奔走相告：走
哇，“得河利”去。在河岸，我们会看到滔滔河
水挟裹着大量的苹果、土豆、西瓜、葫芦等冲
向下游，并且在我们村这段比较宽阔的河道
漂向两岸。我和小伙伴们随着大人一起，带
着筐子，下到河边，一边奔跑呼喊，一边捡拾

着被河水冲来的物品，欢笑声、争吵声伴随着
咆哮的浪涛声响彻河湾。大人们还不满足，
其中有些胆大的还下到齐腰深的河水中，看
到冲下来的木头或其他有用的东西，就会想
方设法慢慢弄到岸边，在村民面前大肆显摆。

哪知，我们这里“得河利”，也正是上游村
庄遭殃的时候。经常听大人说，上游某某村
子有十几只羊被冲走而淹死了；还有一个村
子，岸边有几十亩耕地连同地上的庄稼被浑
河冲毁了。

上冻和开河时期，也是浑河最危险的时
候。其时冰层比较薄，河道飘忽不定，河水
深浅难料，河底或者泥沙松软，或者坚冰光
滑，过河时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河中。于是，
河两岸村子里就会出现职业“背河人”。其
凭借对浑河习性的了解，会穿着达到胸部的

“水裤”，将渡河人小心翼翼地背过河。
喜怒无常的浑河，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

下了深刻的印记，哪怕这印记是如此艰难与
可怕。所幸，这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如
今，浑河干流上修建了前窑子水库，彻底断
绝了浑河为害一方的历史，清澈的河水在这
里形成了高峡平湖的壮美景观，人们在这里
养鱼、旅游，并利用河水进行浇灌，真正成了
百姓乐见的幸福河、致富河。

绿萝，无花也精彩
●侯世平

闲情小品

青城文脉 浑河记忆
●吴欣


